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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文艺长廊

一条河横贯石阡、思南兴隆南北，两地一衣
带水，毗邻而居。这条河，在清代的《思南府志》
中，被叫作义阳江。兴隆习惯于叫它龙底江，我们
石阡则叫龙川河。石阡在上游，进入兴隆后叫龙
底江。而在安元奎的作品中，他把它叫作古龙川。

龙川河是一条与我生命，成长及写作息息相
关的河流，我的家乡坐落在龙川河一条支流的半
山上。家门口有一条河叫鱼前河，我们习惯于叫
它河沟。我母亲说，我出生时，河沟里涨了一场前
所未有的洪水，造成了灾难。为此，我父亲给我取
的乳名也与这场洪水有关。后来，我听母亲常抱
怨说：“你们兄妹几人的乳名都是我取的，唯独你
父亲给你取的乳名难听”，我却不以为然。

河沟里的洪水，与发源于佛顶山、白沙黑山
沟水库的廖贤河里的洪水，在木瓜溪汇合后，流
向龙川河。再与发源于印江北部，流经凯峡河、洋
溪河的洪水在石阡县城的龙川河汇合后，洪水带
着波涛汹涌的气息，由南向北一路狂奔，流向龙
底江……那一年的滔滔洪水，不知给古龙川两岸
的乡间造成了多大的灾难？！

小时候，我几乎是在家门口那条河沟里泡大
的。童年时代，除了上山看牛，割草和砍柴之外，
就会邀上三五个小伙伴偷偷下河洗澡。因为河沟
浅，没有安全隐患，加之那时大人们都忙于出工
干活争工分，养家糊口，也懒得管我，我就成了一
个野孩子。

河沟里的河水大抵是有念想，才如此枯瘦，
缓缓流淌的水声，却教会了我们有一种柔软的内
心。我们通常找一个齐腰深的水塘泡上一下午，
位置也比较固定，也不管光溜溜的身子和嫩嫩的
皮肤，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得黝黑。泡的时间久了，
也会跑到河沟两岸的水田里，像水牛在水田里滚
澡一样，滚它一身泥后，又噗通噗通跳进水塘里
打闹和嬉戏。如此反复，乐此不疲，仿佛水田下的
淤泥，在我们身体上也接受了一次又一次波涛，
也接受了一种流淌。

我们在水塘里打闹够了，就坐在有些滚烫的
鹅卵石上唱童谣。其中一首童谣让我至今难忘：

“月亮光光，要吃芒芒。芒芒没有熟，要吃腊肉。腊
肉没有耙，要吃糍粑。糍粑没有打，要去河边耍。
河边有只船，撑我下思南……”

这大抵就是我童年的幸福和向往吧。
但我从未在这条河沟里看见过船。因此，撑

船下思南大抵就是一场梦了。
后来，我和母亲一起步行十公里的山路，到

石阡县城赶场，在美丽的龙川河畔，我见到了梦
寐以求的船，船很大，是用木板订制的那种，木船
用一根纤绳拴住，是用于两岸过往的行人渡船用
的。渡过对岸就是繁荣的石阡县城了，那里又是
一个奇妙的世界。

这艘木船，我不知坐了多少次。一来二去，我
对龙川河就有了一段特殊的感情。后来，我以《龙
川河》为题写了一首诗，后来发表，标题被改为
《波浪的纤绳》：

小时候，我和母亲进城
一路上石头硌脚，我们像一条河流那样
翻山越岭，进入它
那时它是清澈的，那时
宽阔的对岸，乡村和城市的距离
仿佛就是一条河流的距离

一条渡船，拉近城和乡
现实和梦想的距离
渡船把一些人运走，把我和母亲留下
那个缓慢的时代
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
纤绳却磨得又滑又亮
深深勒进历史——
一个个波浪
仿佛记忆，又是现实

后来，我出版的第二部诗集《像河流进入生
活》的题目，就源于这首诗中的诗句及意境。龙川
河里的这条渡船是连接城乡，连接现实与梦想、
现实与历史的船，但不是撑我下思南的船。

以前，倘若要从石阡撑船下思南，只能借用
木排当船在龙川河上漂流而至了。这大抵也只能
是一个梦想了。

没有一艘船可以撑我下思南，我就只能流连
于龙川河及乌江的各条支流了。比如，河闪渡、凯
峡河、花桥河、石河、洗马滩、鸳鸯湖等，我常在这
些河流中，通过河流蜿蜒、流动的形态，以及它源
源不断的流淌中，去思考生活，思考人生。有时，
思绪就像山间蜿蜒流淌的河流，以一种自然、流
畅的方式融入生活，这些河流常常给人以宁静、
舒缓的感觉，也暗示着一种平和、安定的生活状
态。因为这些河流始终没有激烈奔腾的流淌，我
的生活中也就没有激烈奔腾的情感与顿悟般的
思想呈现。如，《瀑布》中，我写道：“沙滩之上，一
些雨水/避开人间的纷扰，往低处流/在峡谷的低
处，汇聚成河流/我顺着水流，沉到了河流的下游/
在心里藏下众多河流带来的秘密/一些流水，在绝
望中/从高处坠落，更多流水/从低处，抚慰人间”。

后来，我始终相信，这些河流的流水，一旦流
到龙川河，流到龙底江，流淌的都是大地的乳汁，
养育了无数子民，浸润和抚慰着人间。

江河是文化之源头活水，它浸润大地滋养生
灵万物之外，还在沿岸孕育了共同文化。兴隆与
石阡毗邻接壤，我是必须要去的。

开始，是乘车路过，古龙川两岸的建筑高低
错落，在不断变化，和龙川河两岸的乡间景致相
似。河流，土地，土地上的植物、作物，大地上生命
的流转气息，都有一种来自意识深处的亲近感。
那些植物、作物，多像我的内心和诗歌，在适宜的
环境中，经过保护、爱护、守护，不断成长，“从无
到有”，历经生命的每个阶段。

或许，这是光阴，这是流水，这是生命的气息
浸透与漫流龙川大地的造化。

后来，隔三岔五，我们就邀上三五好友到安
元奎的“龙川草舍”小聚，把酒话桑麻。在每一次
推杯换盏中，自然都会提到一条河——古龙川。
他笔下的《河水煮河鱼》《与鸟同巢》不仅仅是对
古龙川自然生态的切入和描写，也是对龙川河自
然生态的生动再现。《鸭客》等篇什不仅仅是对兴
隆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生活的呈现，也是对石阡民
间生活的再现和还原，让我感同身受，并一下子
把我拉回到了童年时代。

那时，一到收割后的秋季，在暂时空闲的稻
田里，就散落着星星点点的谷粒。就在这时，鸭客
和鸭子们就粉墨登场了。我不知他们从哪里来，
要去何方；我喜欢那漂亮呈半月形状的鸭棚，像
一弯停泊在河流里的月亮船，可以撑我下思南。

由此，我断言，我儿时看见的鸭客和他的鸭
子们就来自古龙川的乡间。他们从古龙川出
发，一路逆水而上，途经龙川河两岸的乡间，在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搬家之后，最后抵达了我
的家乡。

这次去兴隆，我们一早就沿着与古龙川相距
咫尺的乡村公路，驾车直奔“龙川草舍”，这也算
是从龙川河顺江而至了。一路上，几只苍鹭贴近
江面在飞翔，它们大抵是要飞往龙川河，飞往我
的家乡田野了……

古龙川是一条兴隆和石阡紧紧相连的河流，
它在兴隆和石阡人民的血脉里流淌，是我们共居
的精神家园。

这次到“龙川草舍”，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
在“龙川草舍”老屋的龙门前，修建了一个漂亮的
亭子，名曰“龙川草舍”，并撰联：龙川一脉诗书
画，草舍半间归去来。正契合了此次来自四面八
方的文朋诗友在此欢聚畅怀，颇有诗情画意。从

“龙川草舍”主人陆续摆上餐桌的美食，是最能看
出兴隆人的热情和好客的，各种美食口味五花八
门，应有尽有。

午餐过后，我们从“龙川草舍”步行至兴隆
场。这条因盐而兴的兴隆场已阅尽沧桑，渐渐衰
落了，几间陈旧破败的瓦房见证了一段历史。

我站在龙底江岸边，站在兴隆场码头附近，
思绪万千。据考，川盐入黔进入石阡，就是通过涪
岸，沿乌江逆水而上，运往石阡的。思南是重要的
中转站，春冬河水干涸时，兴隆场码头就是盐出
江的中转站，由挑夫运送至石阡县城。

一位老人坐在屋檐下，看上去，是那么安详
和静谧，也不管我们行人来来往往。或许，他更加
怀念的，正是兴隆场昔日码头舟楫如梭，昼夜繁
忙的景象。

午后，兴隆沐浴在春日的阳光下，安元奎带
着我们，直奔天台山。

天台山，因天台寺而得名。清道光《思南府
（续）志》曰：“城南八十里义阳江之东，突起一峰，
四围峭削数百丈，江绕其麓。舟行至此，推蓬而
望，空中楼阁，缥缈云端，林木青葱，蔚然深秀。寺
前一峰为印盒峰，与寺对峙，岚光离合，云气往
来，石径盘纡。登其上，飘飘然有世外想”。

遥望天台山，我便被那股安详静谧的气场征
服了。天台山三面环水，上游就是龙川河，下游便
是龙底江。

天台山草木郁葱，青翠欲滴，一峰突起，上空
飘着皑皑白云，青山白云相互映衬，相互观照，不
觉之间给人一种风清气爽、心旷神怡之感。

到达山顶，映入我们眼帘的只有“重修天台
寺碑记”碑石、佛塔和天台寺石阶等遗迹。“重修
天台寺碑记”记载：天台寺始建于明，清康熙年间
重修。现已毁。我坐在天台山山顶上的一块石头
上，阵阵凉风从江面上吹来，这或许是兴隆一天
中最惬意的时刻了。

我站在天台山，低头看流动的河水，河水呈
翠绿色，清波荡漾，就像一幅美丽的山水画，镶嵌
着珠宝翡翠。这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一卷美景。

在天台山，我一路低头，朝圣，将身体贴向大
地，我仿佛听见儿时的流水，在体内缓慢灼烧。这
滔滔流水来自我的家乡，来自龙川河。最后，它们
都将流向我心心念念的思南，流向乌江，抵达诗
和远方！

朱良德朱良德

从龙川河到龙底江从龙川河到龙底江

题目为什么在洪渡河前面加上溶溶两字，我
想按照学者钱理群的思想来说，这多少体现了有
趣、自由，有水有口有笑容，还有飞翔的雅致——
红嘴鸥，这样的命名实在是妙哉。确实，洪渡河在
我的老家新景镇流淌着，穿梭着，泊停着，实乃幸
事也。第一次听说公溪口有个洪渡河，还是和几
个同学在新景河的桥下“插面条”后，一边“狗刨”
着一边炫耀裸露的泳技，说有机会了要去公溪口
看一看。想一想口气是真大，初生牛犊不怕虎，那
时候才读六年级，居然敢说有机会了要做什么。
不巧，一个周末，机会来了，几个同学经过雷子
堡、火炮厂走路悄悄到了公溪口，也就是洪渡河
新景段。我去了后，看见小码头的木渔船荡来荡
去，又想起了三舅舅那张在水中翻船游泳的照
片，不禁从内心担忧。所以不敢游，就在船上坐
着，在岸边的一个小棚商户那里花两角钱买了一
根棒棒糖吃完，用拖鞋戏弄着河水一会儿后回镇
上了。因为我见识了他的浩瀚，如同初次经过黑

水镇的那个老砖厂坳口见到乌江北去一样，
想想也是沉重加豁然开朗。

第二次见到洪渡河，是二舅舅刚入职客
田镇政府，他说只要我能跟着他走路到公溪
口，就带我去客田街上玩，于是我们从新景
中心完小三舅舅的宿舍走路去公溪口，去那
里赶车到客田。那时候有一辆中巴车从洪渡
跑客田，我们刚到公溪口老大桥上，车就来
了。还没有机会欣赏这一方山水，便上了车。
关好车门后，在车上，我对二舅舅说，这是洪
渡河，他说是啊，整哪样啊。我想他似乎还没
有弄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要是那时候知道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一词，我想我会说上几
遍，直到他说哦，你是这个意思？

而自由的是，一次课间操期间晕倒被父
亲带去彭水检查身体，经过的是从姚溪方向
到洪渡，那时候为了时刻保持成绩第一，起
早摸黑地学习，夏天热，冬天冷，全然抛之脑
外，努力努力再努力。而突然获得一次远行，
可谓自由的灵魂贯穿全身，贯穿幸运。来到
洪渡河与乌江的交汇处，心里感激这么美好
的风景，这一片神奇的水域！在登上渡船时，
看见了陈校长在高音喇叭里天天宣布某某
旷课已达半个多月还没返校的黄毛，心里不
知咋的起了波澜。但是洪渡河还是懂我呀，

让我与父亲安然过了河，到达了彼岸，让我们再
去坐往远方的船，吃当地的米豆腐。可以说，我很
听父亲的话，父亲叫我在渡船上不要乱动，我就
真的没有动一下，扶着铁索一直到岸，我也知道
随意走动的后果。

洪渡河，没有特别的怪石，但有平凡的丝丝
竹音吹拂的爱；没有神奇的瀑布，但有连绵不绝
的如父爱子的碧波荡漾。有一次，我身体有点不
适，父亲经过多方打听，决定去信神仙一回。于是
带着我去了洪渡集镇，说是那里有一个活神仙，
会天眼通，能治好我的疾病。我们沿着改道后的
新路，到了洪渡，“神仙”叮嘱我不要说话，不要回
头看。只听他嘴里念念有词，最后得结果。一，我
家院坝里有一块长方形条形石要挪走，那是以前
匠人用过的；二，我家阳沟后头堡坎上有一个小
石头，像烟盒形状那么大，是有人刻意雕琢，要处
理。三，要去祖坟地栽一棵四季青树。听“神仙”
说完，父亲心领神会，回来后，于是照做，后来发

现我确实极其平安，健康顺遂，真是感谢了洪
渡河这条安静又多情的河流，流往内心的琼浆
呀。

对一条河流，似乎都是走马观花，流淌不停
留，时间不停留，但是也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根
深蒂固的。也是十年后，或许也是十年前，一次去
酉阳办事，去往公溪口坐船，发现去迟了，客船早
走了。只好包船，包一条小型机动船。船长是一位
女船长，偏老。我一再嘱咐她开慢点，她总说，你
放心。船上就我一人，我一直欣赏着两岸的景色，
目不转睛，两岸青山坡连坡，碧水荡漾逐渐近。没
多久，就驶出了洪渡河，而且我还没欣赏够，所以
到了老洪渡，我也没有发声，仍然笔直站立，直到
在乌江上行驶了许久，我才听船长说，离龚滩不
远了，于是我把船长的鱼竿甩到河中。嗨，没想
到，停下来靠边等大船过时一条鱼上钩了。船长
说，运气真好，这条鱼你要不要带回去呀，我喝了
一口中途打捞起来的洪渡河水说，不了，放生吧，
让他游回我出发的地方。

这一次，感受真深，也因那时彭水电站筑航，
洪渡河似乎才有船只晃荡，才有自由的人儿流
串，比如有一次，坐客船从龚滩返回公溪口，当客
船到了公溪口码头后，有人在发动机僻静处半睡
半醒说，再载一程到牛耳岩，到了一起付账。没想
到，那开船的人，不但不冒火，还说，好嘞。

也是因为这次出行，多年后我在铜仁工业
园区进厂打工时，遇见了冉副县长去厂里对接
调研工作，在空闲时闲聊了几句。他走访时看见
了我，并对我说，要好好生活，好好上班，照顾家
庭。我说，我想请假去洞庭湖参加一个诗会，旅
游几天，不知道能请到假不。他说，兄弟啊，没必
要的事就不要去了，你本身就坐不得车，还懒得
跑，去外面有的是机会。你还是每年过年回去乌
江上旅游一番吧，租一条小船，带点天然气，钓
一条鱼起来，用矿泉水煮着火锅吃，且不更好，
既舒畅又飘逸。

我当时没有说什么，有点不服，而且已经找
到了反驳冉领导的词。我说，全程坐火车去晕个
灯呀。后来送他去公务车上，还是服从地说，这种
生活陛下多年前在洪渡河就尝试过了。我看见他
摇下车窗，喝了口水，什么也没有说，只说了一句
好好上班，然后返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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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素来喜欢行走于天地之间，在山川
风物里打捞历史的余温，感叹岁月变迁，
感慨江山如梦。

去年春节，我来湛江访友，期间聊到
硇洲岛，说是南宋王朝最后的行都……对
此，我产生浓厚的兴趣，计划去看看。只是
时间不凑巧，错过登岛的渡轮，只能推迟
到今年。元宵刚过，我便驱车千里，来到湛
江，依照既定计划，去朝思暮想的硇洲岛，
去寻找迷茫中的南宋历史。

硇洲岛是一座火山岛，数十万年前由
海底火山喷发形成，是我国第一大火山
岛，在世界自然地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只是，较少有人知道，这座孤零零的火
山岛竟然与南宋王朝紧密相连，竟然成为
其最后的行都。

据《宋史·二王纪》记载：“景炎二年三
月（1277年），罡硇洲。四月，罡殂硇洲，众
立卫王昺为主，升硇洲为翔龙县。”由此可
见，陆秀夫、张世杰等忠臣护卫宋端宗赵
昰、幼帝赵昺，浮海避难，辗转千里，最终
在硇洲岛暂驻行朝，并非民间传说，也非
历史杜撰。为了弄清历史轨迹，打捞历史
真相，在村民指引下，我依次探访宋皇村、
赤马村、宋皇井、陆秀夫庙、文天祥庙等古
迹，堪称“一步一履皆是历史回响，一砖一
瓦尽是忠义流传”。

行至宋皇村，村口的古榕树枝叶婆
娑，树影间仿佛晃动着当年行宫的轮廓。
宋皇村位于硇洲岛东侧，是南宋流亡朝廷
的驻跸之地，当年大兴土木，建造行宫、营
房、朝堂，总面积达两万多平方米，希望凭
借硇洲岛的天然优势抵抗元军进攻，延续
南宋王朝苟延残喘的政体。只是，经历元、
明、清朝代更迭，又遇日军疯狂侵略，行宫
早已毁于战火，只留下残碑断石、古砖旧

道，散落在村舍田野，默默诉说昔日的悲壮与南宋的苍凉。
村中老人见我寻访古迹，热情地围过来，用带着雷州口音的

普通话讲述代代相传的故事。他们说，这里曾是南宋最后两个皇
帝居住的地方，每一寸土地都沾着龙气，每一块石头都藏着故事。
老人用手指着田间一块斑驳的石构件，告诉我那是行宫柱础，石
面光滑，纹路清晰，历经七百年风雨依旧坚韧。我轻轻抚摸，细细
查看，指尖触到冰冷的岩石，心中涌起滚烫的历史。回看夕阳西
下，聆听轻涛拍岸，一个王朝的兴衰荣辱，一段岁月的悲欢离合，
仿佛凝聚在方寸柱础之上，让人唏嘘，令人感慨。

离开宋皇村，前往赤马村，村名由来与一段千古佳话相关。相
传，南宋君臣登岛之时，人困马乏，饥渴难耐，何况海岛之上淡水
奇缺，导致军心浮动，形势岌岌可危。危难时刻，小皇帝赵昰胯下
的赤红烈马驻足不前，仰天长嘶，用马蹄奋力刨地，竟然刨出湿润
泥土，将士参与开挖，随即清泉喷涌，解众人之渴。后人感念神马
之功，便将此村命名赤马村，将马蹄刨出的泉水砌石为井，便成闻
名遐迩的宋皇井。

宋皇井是我此次登岛的主要目的地。我知道，在历史的长河
中，南宋王朝的行宫、营房、朝堂早已消失殆尽，但这口古井应该
依旧保留，追随岁月默默诉说那段历史。井址位于宋皇村西南侧
宋皇坑，又称八角井、马蹄井。据清朝光绪《吴川县志》记载：“宋皇
井，在硇洲宋皇村南，泉味甘洌，不增不减。”由此可见，宋皇井是
古井，并非网友戏谑的现代井。夜色降临，蝉虫争鸣，独自一人缓
步走近古井，竟然没有一丝畏惧，不惧宋代将士仍在此饮水长歌。
井口用火山石砌成，呈八角形，井壁爬满青苔，四周布满脚印，可
见来此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我往井中看，井深约三米，清澈见底，
水草丰美，鱼虾成群，好像一个自由自在的独立王国。从资料看，
宋皇井终年不枯不竭，即便旱季，依旧清泉涌动。千里迢迢来到宋
皇井，自然想品尝井水的味道。我找来树叶，做成碗状，取勺入嘴，
清凉甘醇，沁人心脾，仿佛穿越七百年时光，与南宋君臣共饮井
水，共同追寻那段颠沛流离的日子。

站在宋皇井边，我的思绪翩翩。遥想当年，南宋朝廷已是“强
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退守孤岛，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如何抵
抗元军的重重包围？只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坚守忠义信念的民族，
纵使11岁的宋端宗在岛上病逝，陆秀夫、张世杰等大臣没有趁机
生变，而是拥立8岁的赵昺为帝，升硇洲为翔龙县，建翔龙书院，兴
办学堂，大兴土木，力图复兴大宋江山。面对元军围堵，面对物资
奇缺，依然在孤岛上练兵备战，整肃朝纲，用微薄之力守护华夏文
明的火种。诚然，宋皇井的清泉，滋养了疲惫的将士，滋润了不屈
的灵魂，激励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努力奋斗，才有今天的巨龙腾
飞。自然，井水如获捷报，喷涌不断，清澈如初，化悲痛为力量，哺
育一代又一代岛民茁壮成长。岛上的老百姓后来跟我讲，他们视
之为圣泉，喝宋皇井的水，能养正气，可明忠义，这是祖先留下的
福祉。

探访完宋皇遗迹，我怀着崇敬之心，前往陆秀夫庙与文天祥
庙参观。硇洲岛虽小，面积才区区56平方公里，但这里的老百姓敬
重忠义，明代始建三忠祠，祭祀陆秀夫、文天祥、张世杰，数百年
来，香烟缭绕，绵延不绝。

陆秀夫是南宋左丞相，一生忠心报国，可说“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在硇洲岛，他尽心尽力辅佐幼帝，整顿朝纲，力挽狂澜，纵
使身处绝境，仍然坚守气节，不曾有半分退缩。崖山海战兵败之
后，宁死不降，年仅44岁的他背负幼帝赵昺纵身跳海，十万军民
随之殉国，谱写华夏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驻足瞻仰，门口的对联

“亘古忠贞昭宋史，于今泽德着硇洲”，让我的心中充满敬意。毛主
席曾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陆秀夫以生命
诠释了“忠”的真谛，其死重于泰山，其死感动天地。

据了解，文天祥为抵御元军，驰骋沙场，英勇杀敌，并未亲临
硇洲岛。但岛民仍然建了文天祥庙，与陆秀夫庙相距不远。我在
想，岛民为什么如此敬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
汗青”，让无数华夏儿女敬仰，也让硇洲岛民钦佩。试想，南宋末
年，气数已尽，他完全可以另谋生路，却为挽救南宋，起兵抗元，屡
败屡战，被俘之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这是何等的民族气节？可
以说，他的精神，与陆秀夫、张世杰一脉相承，共同铸就了南宋末
年的忠义脊梁，谱写了华夏儿女的悲壮诗篇。岛民感念其忠义，建
庙供奉，四时祭祀，代代相传，自是应该。回想“侧身天地成孤注，
满目河山寄一舟”，在文天祥庙，我看到了大臣的忠贞、将士的英
勇、民族的气节，有这种精神在，何愁“崖山之后无华夏”？

行走在硇洲岛，从宋皇村到赤马村，从宋皇井到陆秀夫庙、文
天祥庙，每一处遗迹都在诉说着历史，每一缕香火都在传承着精
神。这座火山孤岛，没有名山大川的巍峨挺拔，没有繁华都市的喧
嚣热闹，却以最质朴、最简单的方式，守护着一段悲壮的历史，传
承着一种永垂不朽的精神。南宋王朝早已覆灭，大宋江山早已易
主，但陆秀夫、文天祥等忠臣义士的精神，如同宋皇井的清泉，千
年不枯，万年不竭。

离开硇洲岛时，海风夹杂鱼腥的味道，海浪拍打岸边的岩石，
发出低沉的回响，仿佛是历史的低语，是忠义的赞歌。让我深刻感
觉到，此番硇洲岛之行，看到的不仅是古迹，更是精神；感受到的
不仅是历史，更是力量。诚如宋皇井的清泉，洗净尘世的浮躁；犹
如忠烈庙的香火，点燃心中的正气。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七百年
风雨如磐，七百载岁月流转，硇洲岛依旧，忠义魂永存。

为之幸哉，为之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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